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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而诗意的草原

这是我想象中的草原
辽阔而不乏诗意
在它之上
你会不由自主
怀着敬畏站立
仰望蓝天白云
感知什么是真正的苍茫大地

我想表达发自心底的赞美
但那些华丽的辞藻
都显得支离破碎
大雁和骏马都那么渺小
更何况既不能飞翔
也不能肆意狂奔的人类

草原像天
像父亲的臂膀
草原像地
像母亲的胸怀
这是我想象的草原
但如此真实

我想在草原上
安静地睡一觉
做一个完美的梦
回到起初
回归生命的本意

萨日娜的花

那是火红的花
像火一样红得热烈
却温柔
那是最美的花
低调
不张扬

在乌拉木伦古老的草场
一群牛
一群马
和一群羊
都那么悠闲
仿佛世界上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没有

花就在那里红着
萨日娜在花的旁边
比花还红一些
比画还好看
我在远远的地方
悄悄地看着
心情
就不由自主的美起来

哈博尔山口的风吹起来了

只要风足够大
再壮的汉子也能被吹倒
即便不倒
也只能顺着风跑
根本停不下来

今天的风就足够大
哈博尔山口的风
像刀子一样
划着空气
好在空气是软的
给刀子留下空隙
然后环绕在刀子周围
风裹着空气
空气拥着风
相伴相随

哈博尔山口的风吹起来了
再壮的汉子
也得躲躲
去山坳里抽袋烟
暖和暖和
此时此刻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等风自己停

牧羊者像个诗人

信口开河的爬山调
有点信马由缰的意思
把浪漫诗意的爱情
唱得没有了诗意

牧羊者唱这玩意儿
能给谁听
给天给地给空气
给天上的云树上的鸟
地上爬来爬去的小蚂蚁

或许牧羊者也有个心上人
不在身边
或者在别人身边
反正他现在是一个人
心里翻着滚烫的思念
胸口上好像冒着烟
一把大火烧得热烈
却什么也看不见

牧羊者像个诗人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羊都在吃草
草自己绿
云自己飘风自己刮
牧羊者只能唱唱七荤八素的爬山调

草原令（组诗）

诗星
空

夜晚，九点三十分，我坐在庭院
里，看到夕阳将最后一抹光，忽然洒
满了南山。

这仿佛来自天堂的西域之光，将
正在沉入梦中的山林、草木、巨石、鸟
兽、尘埃、花朵、庭院，一一照亮。万物
打了一个哈欠，睡眼惺忪中，看到自己
置身于光芒万丈的舞台，惊异万分。

积聚了一天的阴云，已被扫荡一
空。风停止了呼吸，整个世界此刻都
聚焦在南山。金色的光芒包裹着婴儿
般刚刚降临尘世的南山，也包裹着山
脚下小小的村庄。走在大道上的人
们，因这一束光，心底泛起细腻的波
纹，一切艰辛的岁月，所有隐匿的伤
痛，都被温柔地抚平。人们放轻了脚
步，小心翼翼地趟过太阳落在人间最
后的光。一株草因为分不清身在梦中
还是现实，身体战栗着，久久凝视着眼
前恢宏的世界。山坡上的牛羊马匹，
要到深夜十一点，才会漫步回家。那
时，城市与荒野全都沉入梦中，天地间
混沌一片。有时，它们也会卧在与天
空无限接近的山脊上，度过整个夜
晚。此刻，如梦似幻的光束包裹着一
匹专注吃草的骏马，将它化为神秘的
琥珀。这忽然提亮的暮色，并未将它
打扰，仿佛这是无比寻常的一幕。一
只山雀被奇异的光惊动，发出一两声
鸣叫，随即又在暗夜中噤声。

山脚下的人们并未停下劳作的
脚步。旅店的女主人天性活泼，一边
侍弄着满院子的花草，一边向人们提
起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几乎葬
身沙海的惊心动魄的往事。说到死
亡，她的脸上并没有恐惧：“我已历经
过三次死亡，用尽了人生的好运，余
生就在南山下安静地度过就好了。”
她这样平静地为自己总结，而后在听
者的诧异中，轻快地除掉银叶菊根部
枯死的叶片，又弯下腰去，深深嗅了
嗅虞美人清香的花朵，并为尚未开放
的格桑花补足明天所需的水分。男
主人沉默寡言，用一刻不停地忙碌，
将自己隐身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他
们一生没有子嗣，安于南山下远离繁
华都市的朴素日常。大雪封门的冬
日，无人再抵达这里，女人便点燃炉
火，为每个房间织下一幅开满鲜花的
壁毯。待到明年春天，南山积雪融
化，她便将壁毯挂满客房，让它们代
替她，等待天南海北的客人。“冬天多
么孤独啊，人们全都走光了，整个村
庄好像就剩下我一个人，我要用永不
停息的编织，对抗无处不在的孤独。”
女人微笑着说。

南山下的一切都没有年龄，万物
在夜晚的光中永恒地生。旅者来到
这里，也不会费力地打探或者猜测。
人们习惯将乌鲁木齐南部的天山，简
称为南山，或许是想起陶渊明笔下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许什
么也没有想，只是随意地这样起名。
就像人们随意地将乌鲁木齐河流经
的南山大大小小的沟壑，起名为羊圈
沟、水西沟、板房沟、白杨沟、金泉沟，
或者菊花台。一粒种子被风吹落到
大地的哪个褶皱，就在哪个褶皱里落
地生根，开出芬芳的花朵。无数的父
辈也是这样从大江南北汇聚到天山
脚下，心中鼓胀着开疆拓土的激情，
将青春与热血化为道路两旁参天的
树木。天山脚下的大树根基扎得多
深，人们曾经付出的艰辛就有多深。
只有将一生奉献给这里的人们，看到
干旱的大地上耸立的树木，山坡上牢
牢抓住巨石的松柏遒劲的根基，天空
上自由翱翔的苍鹰，才能真正懂得，
此刻忽然洒落的这一束光，有怎样让
人动容的美。

这一束光，很快消失在南山的沟
壑之中。夜色将山脚下的村庄完全
笼罩，已是夜晚的十一点。人们燃起
篝火，开启新的狂欢。狗吠声穿过清
寂的街道，一声一声传来。我在清冷
的风里紧紧外套，起身走出庭院。

散步归来，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
点。人们谈兴正浓，不想睡去，仿佛
来到这里，就为了南山下这场通宵达
旦的狂欢。院子里篝火熊熊地燃烧
着，火焰化作黑夜的精灵，舔舐着人
们的心。我看到一颗流星，从遥远的
天边滑落。一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回归来时的泥土。人们牵起手，跳起
热烈的舞蹈，为逝去的人做最后的告
别。他的灵魂将跟随天山融雪，从乌
鲁木齐出发，流经辽阔的新疆大地，
而后化为灿烂的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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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油脂梭子，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北方人都有着特殊的
记忆。

小时候吃油脂梭子是家常便饭，
隔三岔五“配对”吃一顿。油脂梭子不
仅垄断了我童年的味蕾，还占据了我
童年三分之二的记忆。

虽然油脂梭子和云南凉鸡米线、
四川灯影牛肉干、湖南油炸臭豆腐等
小吃相比，没那么有名，但对于我来
说，油脂梭子是一道人间美味。

在老家，每家每户每年都养好几
头猪，瘦肉多的猪肉一般出售或送给
亲朋好友，肥肉尤其是肥的出油的肉
一般都炼油，一大锅肥肉和猪油炼一
小锅淡黄微亮的梭子。出锅的梭子成
色好且可以搭配很多食材，香而不
腻。盛半碗梭子，往上撒点盐，就着热
烟气儿，别提多美了……

油脂梭子是农村人必备的美食，
好做又好储存，食用简单方便。冬天
炼油脂梭子，出锅冷却后，母亲便放到

一个大油坛子里储存。春耕秋收之
时，一般都是母亲先回去做饭，当看
到老屋炊烟袅袅，我们就知道母亲开
始做饭了。如果母亲在半小时后就
呼唤我们回家吃饭，晚饭保准是油脂
梭子疙瘩汤，这是我们最爱吃的美
食，也是母亲的拿手饭菜之一。在油
脂梭子上放点泽蒙炝一下锅，放上常
吃的酸菜，拌一碗面疙瘩，有时还放
点儿土豆丝，约 15 分钟，经过翻转滚
烫的“斗争”，星星点点的油脂梭子就
会漂浮在上面，地道浓郁的疙瘩汤也
就出锅了。在那个撒欢儿的
年龄，伴随着哥哥的赞叹声，
每次我们都吃的肚子鼓鼓的，
良久有回味。

还有一道魂牵梦绕的菜——油
脂梭子山药丸子。母亲一般选用身
形微胖的梭子做山药丸子，将土豆
丝、油脂梭子、调料、水均匀搅拌，达
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一
块一块放到锅里蒸，这样能很好地
包裹土豆涩涩的味道，也让我们垂
涎欲滴。

那时，吃油脂梭子山药丸子也算
是改善伙食了，这道菜工序较繁琐且
费食材，尤其是费油脂梭子，如果油
脂梭子放少了，山药丸子的味道就出

不来，也许在梦里都要回味之
前那山药丸子的味道。

有时候家里来亲戚，母亲
会特意炸一盘五花肉，部分五

花肉带一点油脂梭子，这盘美食一般
都被我们小孩“扫荡”一空，吃一块肉
发一次声，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此时
母亲会抚摸我们的头，脸上也是笑意
盈盈。

油脂梭子可搭的食材很多，可
以变着花样儿吃。不同的年龄段喜
好不一样，如奶奶就喜欢用油脂梭
子包包子。

油脂梭子在东北叫油渣，体形
较为小巧。我认识一位烹饪好手，
她炼的油脂梭子成色好，做的油渣
酸菜包、油渣炒青椒、油渣炒圆白菜
颜值很高，但似乎缺点味儿，比如缺
少疙瘩汤的酸爽、山药丸子的香艳、
梭子肉的焦脆……

油脂梭子是食材中的配料，价
格一直都很低，但却是挑逗味蕾的

“ 主 角 ”。 不 论 人 们 的 口 味 怎 么 变
化，相信一部分人对油脂梭子依旧
情有独钟，吃起来，依然那么香、那
么美。

油脂油脂梭子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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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阕

词的灵魂潜藏在词牌中，每个词牌
都有着动人的意蕴与出处，甚至隐伏着
感天动地的人生故事。历史的风华与沉
埋，人文的厚重与飘逸，山川的灵秀与深
远，都出没于词牌的韵律蕴涵中。

胜州令也不例外，边塞大漠、胡天
胡地影响了胜州令的气质；千年的金戈
铁马、风花雪月浸润了胜州令的风骨；
万里长河、雄关漫道弥散着浓郁的漫瀚
清韵。

胜州的绮丽、迷幻、传奇、侠风、剑
胆、琴心、义举、柔骨，赋予了胜州令光怪
陆离的表情。

郑意娘本来是一位
虚构出来的媚娘，一首
《胜州令》，穿越时空，落
在典籍里，占据着文学
史的宝贵空间，使多少
大诗人黯然失色，这样
的诗词传奇，便是文化
的千古传奇。

《胜州令》为四段二
百一十五字，第一段十
一句七仄韵，第二段十
一句六仄韵，第三段十
句五仄韵，第四段九句
四仄韵。

杏花正喷火。朦朦
微雨，晓来初过。梦回
听、乳莺调舌，紫燕竞穿
帘幕。垂杨阴里，粉墙
影出秋千索。对媚景，赢得双眉锁。翠
鬟信任亸。谁更忺梳掠。

追思向日，共个人、同携手，略无暂
时抛躲。到今似、海角天涯，无由得见则
个。番思往事上心。向他谁行诉，却会
旧欢，泪滴真珠颗。意中人未睹，觉凤帏
冷落。

都是俺嗏错。被他闲言伏语啜做。
到此近、四五千里，为水远山遥阔。当初
曾言，尽老更不重婚，却甚镇日，共人同
欢乐。傅粉在那里，肯念人寂寞。

终待把、云笺细写，把衷肠、尽总说
破。问伊怎下得，怜新弃旧，顿乖盟约。
可怜命掩黄泉，细寻思，都为他一个。你
忒煞亏我。

胜州令词牌绮丽迷情，与宋词曲牌
中的婉约词一样，源于乡愁羁旅的寂寞
情怀。女人总是情词不断，吟咏蹉跎。
胜州令兼具哀婉惆怅的意境，独领词风，
低回吟哦，一叹三折，这还要从胜州这个
地方说起。

胜州独领风骚是在隋唐时期，一度
曾经是中国北方的最大州城，繁华褪
去，昔日的辉煌已被黄河的涛声湮没，
曾经有过的显赫名声，也消失在断沉的
城垣中。尽管如此，这里依然弥散着华
夏文明史上最强烈的人文气息，也是边
塞诗中最值得浓墨重彩渲染一笔的地
方。通往胜州的路，从汉代开始，就是
一条诗词歌赋之路，到了唐代更是一条
唐诗之路。

昔日汉军与匈奴、突厥的主战场，时
时会有声声驼铃、阵阵羌笛溢出城郭，策
马奔腾抑或狼烟四起，碰撞与融合也深
刻上演。蔽日烟尘散去后，广阔无垠的
春草地上，弥漫着胡马尖利的呼啸，大河

滔滔，一折九曲的涛声，带走了田园上最
后一缕霞光。

胜州城里，胡风荡荡，农桑恬恬，游
牧与农耕的交响与绝唱穿越时空，经久
不倦，此消彼长。郑意娘在这样的地方
诞生、演绎、传奇，都与这一方水土深深
结合在一起。

胜州令是词牌曲中的一个插曲，愁
苦幽怨，无尽感伤，与边地壮阔、荒凉、苦
寒、寂寞、孤独相契合，那戎客是一群铁
骨铮铮的壮汉，金戈铁马，赫然屹立在滔
滔黄河岸边；城雉之上，面目凛然地凝望
着远方，一寸疆土一寸铁血，浩然正气，
天地悠悠。

看似平静的河曲之地，蜿蜒着柔和
曲折的波纹，仿佛在向人们吟唱它的乡
愁。女人与边塞绝缘，日月轮回，边草
穷秋，总是在女人身上留下的凋落的刻
痕。皱纹就是一张刻骨铭心的相思
图。声声管弦中，女人翘首企盼，渴望
杨柳轻拂的桥边有她的思念归来。塞
上玉笛横吹，垄上梨花飘零，女人独倚
机杵，惆怅无言。

万里关河，满目谁亲？
梦断南窗啼晓乌，新霜昨夜下庭

梧。不知帘外如珪月，还照边城到晓无。
这胜州那堪清愁，一曲《胜州令》，千

古离人泪。
为悲情而生，为离愁而唱，犹如浩浩

荡荡的黄河水，流去了边关冷月，度尽了
千里婵娟，添了词家惆怅，倦了女儿柔肠，
凉了罗衣晓窗，这曲牌如何不蹉跎?!

下阕

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
月二十九日，康熙帝挽大弓膂臂仰射，
凭以往箭落点之距，测得黄河准格尔聚
合滩段宽约53丈。

在此之前，河上碛横若脊，对岸翠间
沙暖，康熙帝遥望鄂尔多斯，写下《西望
河套》：往代存虚议，今为我外藩。河环
沙碛暖，境阔草滩繁。错落绥延接，迷离
朔漠吞。时巡曾不到，特示抚柔恩。

晓霜满地，檄云塞空，旌旗卷风，亲
兵列序。鄂尔多斯诸旗王公齐聚准格尔
聚合滩，渡河迎接康熙帝。其时，康熙帝
为征剿噶尔丹叛乱，已在征鞍上颠簸了
一月有余。皇帝离鞍登舟，逆流举棹，渡
过黄河后，皇帝与蒙古王公贵族同“乘其
马布小围”打猎，以示一体。猎兔极丰，

即兴写下《鄂尔多斯行围》：地敞沙平河
外天，合围雉兔日盈千。筹边正欲劳筋
骨，时控雕弧左右弦。

夜晚抚灯，犹见河环沙暖，草滩境
阔，写下《黄河（并序）》：河源发于塞外，
流经万里余，始由中土入海。曩曾遣使
探流穷源，河之为利为害，莫不洞悉。近
似巡省边隅，驻跸湖滩河朔。一水潆洄，
自西北来，流不甚浊而波缓，岸隘而土
坚。白草萧萧，黄沙弥望，其中环抱，约
地千二百余里，草丰水美，便于畜牧。明
弘治间，沦于外彝，地逼秦境，时相窛扰，
故诸臣每言不宜弃此。众议纷然，人多

不察，恒惜其言之未用。然使当日即用
其言，加兵塞外，揆理度势，岂遂能驱而
远之？亦必徒劳士马耳。朕常以收复河
套之论，谓其心忠于国则可；谓其卓见事
机，言之可行，则未然也。国家威德所
布，龙荒大漠与河套尽入版图，诸蒙古岁
修赆贡，奉职惟谨；非务德意绥柔，讵兵
力之所可致耶？故临流增思，诗示永久。

洪流远且长，迢遥逾塞垣。旋绕几
曲折，沙杂波涛浑。渐下渐开拓，建瓴势
迅奔。所经虽绵邈，脉络自有根。东南
借挽输，疏沦频讨论。昔岁省堤防，淮济
亲临轩。今兹历大荒，羽卫戍云屯。峻
嶒两岸间，天寒落涨痕。冰澌断更续，晶
晶耀朝暾。此中地沃饶，水草佳且繁。
昔人议收复，斯举诚难言。观俗抚幽遐，
老幼争攀援。殊方亦苍赤，咸施沐浴
恩。期令归化意，来者如河源。昼夜入
沧海，包括弥乾坤。

十一月三日，康熙帝再作一诗：黄涛
何汹汹，寒至始流凌。解缆风犹紧，移舟
浪不兴。威行宜气肃，恩布觉阳升。化
理应多洽，嚣氛顷刻澄。

十一月六日，久不成冰的黄河一夜
冰封，康熙帝率军冰渡黄河。长河绵延，
旌旗风卷，仪仗辉煌，进入鄂尔多斯，遂
成传奇。《清实录》载：“时天气温暖，自喀
拉拖会（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古城头道
拐）东西数里外，河水湍急，独军渡之处，
冰坚盈尺。上（皇帝）命军士等分三路垫
土，辎重渡河，如履平地。”

康熙帝夜不能寐，情不自禁，写下
《冰渡》一诗：云深卓万骑，风动响千旗。
半夜冰河合，安然过六师。

诗罢，依然不能尽兴，在诗下又注
“时冰河未合，师行之顷，忽报可渡。次

日早如行平地。”
鄂尔多斯王公贵族亦惊讶：“从来黄

河从北方寒处冻起，如此温暖，河皆不
冻，独在中间结成原冰，不但未见，亦未
所闻也。”

那一日，马蹄声声，康熙帝纵马聚合
滩，驻跸东斯垓（今准格尔旗召梁）。三
日后又移营察罕布拉克（今准格尔旗布
拉格村）。十日驻跸胡苏台（今达拉特旗
呼斯太河）。

帐殿深沉，金瓯羌弦，乐舞相伴，康熙
帝赐宴鄂尔多斯王公贵族，欢聚一堂。随
军厄鲁特乐工与鄂尔多斯歌手敬歌互答，

漫瀚调首登大雅之堂。
皇帝亦开怀畅饮，其乐融
融，康熙帝写下《赐宴诸
蒙古》一诗：羽林列队宴
行宫，内外绥怀一体中。
霜仗辉煌明塞月，晴斿宛
转卷边风。人沾挏酒群
情洽，乐和羌笳率舞同。
卉服绒裘无老幼，欢然尽
识化钧公。

鄂尔多斯的和睦与
殷富，给康熙帝留下了
深刻印象，在其《几暇格
物》一书中，盛赞道：“朕
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
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
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
如一体。无盗贼，驼马
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
全，牲畜蕃盛，较其他部

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鄂
尔多斯王公恳请开放蒙地，康熙皇帝准
许，“著如所请行”。一个影响中国历史
进程的大事件就要发生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帝再驻跸东斯
垓（今准格尔旗召梁），谕令征剿总指挥
费扬古将军“减从乘驿，星速前来商议军
中机务。”

十二月二日，费扬古至军中行宫，康
熙帝驻跸萨尔浒拖辉（今准格尔旗龙抱
滩）。灯前把手，皇帝与费扬古商定方
略，面授机宜，敕谕费扬古“将领所兵，竟
赴宁夏。有调遣处，可相机行事，必将噶
尔丹擒诛，始惬朕志。”素盘消夜，霜寒草
惊。皇帝念前线将士苦寒，写下一首《晓
寒念将士》：长河冻结朔风攒，带甲横戈
未即安。每见霜华侵晓月，最怜将士不
胜寒。

十二月三日，雁破烟飞，萧萧风淅
淅。相传，康熙帝前往渡河处时，行至一
苇塘，冰青带雪，一少妇携稚子汲水。皇
帝见小儿天庭饱满，两腮嫩寒，一双虎头
鞋，稚气动人，情不自禁俯下身，抱起了
小儿。于是，一个雪林催晓、梅窗沈月般
的地名诞生了：龙抱滩。这就是传说中
龙抱滩地名的由来。是日晚，康熙帝渡
过黄河，驻跸托克托湖滩河朔南，结束了
西巡鄂尔多斯的日子。

康熙帝在鄂尔多斯巡视16天后，完
成了平叛准噶尔丹部的战略部署，复渡
过黄河。不久后，鄂尔多斯开放市口，一
通《市口碑记》立在了黄河岸边，轰轰烈
烈的“走西口”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万里草原，千里巷陌，辽阔的蒙古高原

“边圻自此静，亭堠无尘烟”，历史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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